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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章丘

绣江亭

操操比比冰冰清清 颇颇有有政政声声
一代廉吏王昺名垂青史

分别

姜昊

10岁那年，我第一次领悟
到了分别的滋味。为了上一所
好中学，我离开了原来的小
学。我曾经天真的以为，与我
所相识的朋友，无论如何都不
会分离。但现实如一把重锤，
狠狠地击碎了我一直以来所
坚信的。那些日子里，我流了
不少泪。也许出于对离开旧人
的不舍，也许出于对前方的未
知而感到的恐惧。

当我第一次见到那些陌
生的面孔时，我心中深深地责
怨他们，似乎是他们了结了我
与旧友的联系。就在那一瞬，
一个陌生、又显得有些腼腆的
面孔凑了过来，我有些意外，
他向我伸出一只手，小声说
道：“我是……”是啊！经历过
分别，每个人都会念旧，但他
学会放下了。是的。他比我先
学会放下过去。

没过多久他们便成为了
我的知己，我在感到友谊的温
暖的同时，依然担心着，惧怕
着，怕生活早晚有一天也会拆
散我们。

然而这一天还是来到了。
12岁，相比两年前的自己，我
又能成熟多少呢？我依然流了
泪，不过是在寂静无人的夜
里。脑海中不断浮现出一幅幅
画面，像一部无声电影，剧情
平凡无奇，却不乏浓墨重彩之
处。我并不脆弱，难道我20岁、
30岁时面对分别就会无动于
衷吗？

可我转念一想，等到初中
毕业，所面临的不也是相同的
境遇？生活中有很多事是自己
无法承受的，可除了学会去隐
忍，还有什么良方呢？分别，大
概真的是不可避免的吧！那
晚，我懂了。

如今，我15岁，又即将迈
过一道关卡，又将面临一次分
别。我想我不会再哭了。我已
经长大了，是时候学会承受一
些事情了。同时，大概也只有
经历一次分别，才能让我们平
静面对过去，坦然接受未来。

相识，相知，分别，遗忘，
这看似无法跳脱的怪圈，却也
是人生中最平常的规律了。不
要太怀念已去的，多去盼望未
来的吧！人生，也许就在于经
历一次次分别，迎来一段段新
生。

章丘赋

王李阳

高唐故县，章丘新市。鲁
中独秀，位连济淄。望岱岳而
依长河，接莱泰而毗历城。物
产丰饶，特产载神州之誉；人
才辈出，名士享亿人之赞。名
胜泉涌，钟灵毓秀。锦川烟雨
时时润，龙洞熏风日日清。明
哲邹衍之类推，深知阴阳；奇
才开先之敏思，纵笔成章。奇
观百脉，珍珠滚滚；浅碧白云，
抱练揉蓝。千古流传，词宗易
安之婉约；名垂青史，古相玄
龄之忠贤。人民勤劳，自力更
生；百业俱兴，欣欣向荣。

时当五月，早夏已临。河
泽涨而碧湖清，天气朗而悠云
游。寻旧史于龙山，赏天地于
锦屏。访居士之旧居，品易安
之愁情。绣江清流，一泉成河；
众泉争涌，串串贯珠。绿林满
园，青翠欲滴之美景；楼厦遍
境，竞连云霄之宏雄。

临福地，视丽景。众山列
坐南域，川流散润其间。城盛
人兴，经济腾飞之壮；川流不
息，活力新城之声。古县新象，
疾箭飞驰。建设并生态同进，
发展与民生共生。美好新梦，
国泰民安之盼；壮丽愿景，雄
大伟业之成。

翟伯成

至今，王氏后人家中仍珍
藏有王昺遗物若干。一为王昺
祠堂木制黑底金字匾额一块，
上刻“中丞祠”三字。一为王昺
与其夫人之彩色全身画像各
一幅。王昺头戴乌纱，身穿红
袍，袍上绣獬鹰 ；夫人头戴凤
冠，着红袍，袍上绣百鸟朝凤。

二人面容慈祥，栩栩如生。另
外还有一幅诗轴，当是王昺离
开云南时友人赠作，时间是嘉
靖丁巳(1557)五月十五日。轴
上书：“中丞杏里王老先生巡
抚滇南，故人重远别，落日江
流长。黄鹤青山暮，紫岳红雨
香。千峰通节鉞，万里肃风霜。

回首滇池月，相思好寄将。”落
款是“嘉靖丁巳岁五月望日，
尊恩书院拜。”此两画像及诗
轴，是极其珍贵的文物史料。

王昺墓在章丘黄河镇王
家寨村南，旧时墓前有碑，正
面书“明故工部侍郎云南巡抚
王公讳昺，字承晦，号杏里之

墓”，背面刻墓志铭，备叙立碑
缘起及经过，曰：“吾王氏，自
枣强县迁居济阳，后自济阳县
迁于章丘县西北乡王家寨。至
十世祖杏李公，由嘉靖癸未进
士历官工部侍郎 、云南巡抚，
家声于此丕振 ，迄今三百余
年，墓前未有碑碣。嘉庆二十
三年春，余同族珮璜等，查出
杏李公所施地十五亩，觅人耕
种，俾作禁田，后为墓前立碑，
以垂永久。”从铭文中看，墓前
碑碣立于嘉庆二十三年，即公
元1818年。到“光绪十九年又
被黄水湮没荡然无存”，直至
宣统二年，族人“延坤祖等开
始整理支茔祭田租以备储蓄
为重行建筑”，民国十二年，中
丞祠得以重建，并刊立此碑以
兹纪念。今中丞祠在文革中被
毁，仅余此碑遗于路旁。

(作者：章丘市政协文史委
主任、市文联副主席)

明中期，与李开先齐名的王昺，可能鲜为人知，但他遍巡大江南北，兴利除弊，
力主抗击倭寇，促进边境安宁，青史留名：“操比冰清，颇有政声。”

望族之后，李开先深慕其为人
王昺，字承晦，号杏里先

生，黄河镇王家寨人，系相公庄
外迁望族王氏之后。“王氏世居
邑东南十五里相公庄。有明以
来，科甲累累……族姓繁衍，为
一村之冠”(《章丘县乡土志·氏
族》)。又据道光十三年《章丘县
志》及嘉庆四年(1799)修《王氏
家谱》载：王氏祖居登州莱阳，
后迁至河北冀县，后为避金兵
迁至章丘。历金、元、明三世，至
明时已为一邑巨族，显达者累
累相望。王昺，于嘉靖二年癸未
(1523年)与“嘉靖八才子”之一
的李开先一起中进士，初授太
常博士，累官至南京工部右侍
郎。宦足踏遍大江南北，仕绩卓

著，德行炳耀。身后登云南名宦
祠，入本邑先贤祠，其德业品
望，县志中有详细记载。李开先
在《闲居集》中有《王昺传》记其
仕绩，还抱病为王昺作墓志铭。

明朝嘉靖年间监察御史蔡叆在
《洨滨蔡先生文集》中有《忆章丘
四友[王杏里、李脉泉、谢少溪、

李中麓]》：“杏里林花映脉泉，少
溪中麓迥风烟。论心樽酒知何
日，一度看云一怅然。”王昺一生
大部分时间负监察重任，秉公执
法，勤于职守，仁而爱民，刚正不
阿，不畏权贵，因此常取怨于人。

李开先深慕其为人，喻之为“操
比冰清”。这是李开先对这位同
乡同仕的乡人最高之评价。

曾出积蓄补边饷亏空
王昺任官守法奉公，廉洁

勤政。巡按河东(今山西境内)
盐课时，积蓄余银十余万两，补
还了过去的边饷亏空。边镇饷
银还有余者，亦预先解到以防
日后之不足。巡按真定(河北保
定)时有李姓子，其继母将其父
封于室内焚死，诬其子，系狱中
十余年未能辨清。昺至细析案
情，真相大白，为之平反。似这
样负屈含冤王昺救活的有100
多人。

明中期少数民族与汉族人
错落杂居，王昺巡抚西宁时，却

安乐和谐，边境安宁。在陕西
时，他一反旧规，裁抑京中太监
采办皇室物品银20余万两，防
止侵陷，因此得罪了织造太监
(明朝直接以内官监督官局织
造，称织造太监)刘清。被削官
逮捕入京，幸亏刘清不久因罪
被斩，王昺因而获释，转而任嘉
湖道巡抚。在湖广麻阳，有兵痞
劫掠当地男女老幼400余名，
藏匿于舟中，后因怕王昺搜查，
遂悉数放还。王昺一一问清遭
劫男女之乡贯，供给食物川资
使他们返回原籍。

曾力主坚决抗击倭寇
日本古称倭奴国，故中国

古代史籍通称日本海寇为倭
寇。王昺因太监刘清案，转任嘉
湖道巡抚，“降浙不挫其志，分
守嘉湖道巡。”王昺至嘉兴，见
其久无城郭，虑有寇患，力排众
议修筑城郭。工程刚告竣工，倭
寇即至，因城高池深，一地皆安
如泰山，当地百姓始深服其深
谋远虑。李开先在其《墓志铭》
曾有记载：“工完未几，而倭奴
猖獗，士民安堵，众始服其先见
矣。”

王昺在福建，还修葺了著
名的泉州万安桥。后来王昺设
计谋俘获海寇百人，“巡按欲尽
释之，公执不可纵之，是召乱
也，巡按不听乃今倭害一如其
所料”(李开先撰《通议大夫南
京工部右侍郎王公昺合葬墓志

铭》)。

明代中后期，倭寇愈纵愈
烈，几成猖獗之势，明政府废除
总督备倭都司以后，先后在东
南沿海添设巡抚 、总督 、总兵
官、参将、兵备副使等官防海御
倭，对倭寇派重兵抗击之，力扼
倭寇之巢穴，“必以全(胜)争天
下”，现在看来，当时王昺是有
远见和深谋远虑的。

巡抚云南时，溪涧洞蛮人
劫掠猖獗，王昺先声言大举剿
灭，然后派人以温言抚慰，山中
蛮人于是举部投降。另外，王昺
还注重兴修水利，主持开挖治
理盘龙江(昆明著名河流)，土
田多得灌溉之利，百姓房屋庐
舍也免除了被水淹没之祸，滇
人多感念，爱之如父母，皆赞其
美政，誉之为“铜柱”。

留有珍贵画像，其墓志铭尚存

王昺夫人画像。

王昺画像

王昺诗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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